文旅融合作为近几年来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它的内涵也由原来的“产业叠加”发展为现在的“系统耦合”。就本质而言，文旅融合是以文化价值为核心、以旅游场景为载体的双向赋能过程，文化经由旅游得以传播并实现创造性转化，旅游借助文化获得内容的深度和品牌辨识度[1]。
在数字技术不断渗透、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双重推动之下，文旅融合的实践形态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是跨界融合性，文旅产业同科技、康养、农业等领域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多种业态互相融合形成新的产业生态，第二是技术赋能性，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深入到文旅产品的开发和服务经营当中，重新塑造起游客的感受方式和消费体验，第三是体验主导性，游客由被动的观光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沉浸式演艺、互动式展览这些体验型产品成了市场的新宠。


[bookmark: _GoBack]区域文旅品牌属于无形资产，它的辐射效应可以跨越产业界限，对区域经济诸多方面造成深刻的影响。成功的文旅品牌可以极大地提高区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减少外部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进而吸引更多的客源和投资。文旅品牌塑造有利于区域产业形象整体提升，杭州以“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为品牌定位，通过西湖、宋城、良渚等文化地标的联动传播，一方面巩固了其在国内旅游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对数字经济、文化创意等高端产业的吸引力，使城市品牌和产业品牌相互促进，给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软实力支持[3]。

（一）打破行政藩篱，构建区域协同新格局
区域文旅协同发展主要的障碍不是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所造成的，而是由于行政壁垒造成的市场分割和利益冲突，只有建立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机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可以建立多层次的区域文旅协同议事机构，省级层面设立文旅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统筹协调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客源市场联合开发等事项，在市县级设立执行办公室，负责具体合作事项的推进落实。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已经成立了文化和旅游合作联盟，用统一的规划、联合的营销、互认的资质等方式实现了区域文旅资源的整合，可以给其他地区的合作提供借鉴。
在此基础上建立区域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设立文旅协同发展专项基金，对由于资源保护或者产业分工而让渡发展机会的地区给予合理的补偿，探索建立旅游税收分成、客源互送奖励等利益分配制度，使各个参与方都能从协同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激发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
（二）深化业态创新，培育产业融合新动能
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由物质型向体验型转变，文旅业态的创新迭代已经成为了区域经济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变量，“文旅+”融合路径也在不断拓宽产业的价值空间。
第一是加强文旅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创建景区三维模型，创建AR实景导览和AI智能讲解体系，让游客用手机就能得到文物的三维复原和历史场景重现，并且创建起沉浸式光影剧场和VR体验空间，把传统文化的故事变成可以被交互、参与的感官体验。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用全息投影加实景还原的方式把游客带入到盛唐市井当中，开业首年就迎来了超过千万人次的游客。
二是丰富“文旅+康养”的业态，依托山地、森林、温泉等生态资源，创建森林疗愈步道、中医药养生体验馆、温泉康复中心等产品，把民族医药文化同现代康养理念融合起来，设计出3-7天的康养度假套餐，包含药膳调理、气功养生、自然疗愈等内容，贵州黔东南、云南腾冲等地凭借民族医药和地热资源，可以创建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康养旅游目的地。
三是创建“文旅+农业”模式，在城市周边发展休闲农场、田园综合体，开设农事采摘、手作工坊、农产品深加工体验等项目，把地方特色农产品变成旅游商品和伴手礼，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增收途径[4]。
（三）完善要素配置，夯实协同发展新支撑
要素配置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把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分配到不同的产业和区域的过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文旅融合的效果以及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水平。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要推进跨区域旅游交通网络的创建，开通区域内主要景区之间的直达客运专线和旅游直通车，健全高速公路、高铁站点同景区的“最后一公里”接驳体系，充实5G基站、智慧旅游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逐步达成区域内景区预约、导览、支付等服务的一码通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经实现了公交地铁一卡通、景区门票互认等便民措施，其经验可以在更多的区域进行复制推广。
投融资机制上可以创建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文旅产业投资基金，探寻文旅项目资产证券化、特许经营等多元化的融资方式，盘活存量文旅资产，减轻项目建设资金的压力。
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要推进产教融合，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开设文旅融合相关专业，创建文旅人才实训基地，定时开展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借助住房补贴、创业扶持等政策吸引复合型文旅人才落户，给区域文旅产业的持续发展赋予智力支撑。

